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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住的房子 ，系厂家属 区
1栋1号 ，可谓首户 。面积羞于
奉告 ，人称过渡房 。

过渡房在工厂很多 ，房 子
也都很传统 ：简 易而古老 。初
级阶段 ，过渡时期 ，青工谁没
住过？窗是 旧格局 ，门 皆朱砂
色，家 当 陈什星 罗棋布 ，百户
一个景致 。我住的那间 出 门便
是大路 ，路旁便是水沟 ，十八
户人 ，两个水龙头公用 。一 间
厕所 ，没有姓别 ，男女鱼贯 出
入，谁入厕关门算谁 。

住过渡房必须学会布局 。
支一张大床要考虑小床 ，打一
具沙发要先量衣柜 ，否则影 响
到面 积 。梳 妆 台 得 改 成 写 字
台，挂 历 最 好 油 画 ，油 画 耐
熏。有 冰 箱 就 不 好 摆 弄 了 ，
我曾 为 此 伤 神 。孩 子 起 夜 ，
居室 极 少 空 间 ，一 夜 起 来 冰
箱上 印 满 孩 子 的 图 腾 。晚 上
看电视 ，床在鞋架上 ，我在床
上，娃在我上，“安舒”的广
告在 电视机上 。

前一阵 ，妻不知听谁言 ，
说人民 币 要贬值 了 ，抢购了 一
张孩 儿床 ，于是麻烦来了 。我
哪里有摆小床的面积？即使人
民币贬到换不来鸡蛋的地步 ，
我一个过渡房主也身无闲钞 。
无奈 ，大床靠小床 ，小床靠 沙
发，沙发靠柜 ，柜 靠大床 。摆
完我傻眼了 ：没留 门路 。过渡
房家 具 调 整 改 革 必 须 统 筹 兼
顾，改不好就没有 了 出路 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房改 。企
业集资建房 ，把 旧 房按 甲 乙 丙
丁排队 。新楼房落成了 。分房
那天 ，职工 的名 单贴在砖墙上 ，
户主们高 举着 雨伞在春雨里翘
首以待 。我也随大流去了 ，等
着喊 自 己 的名字 ，又怕喊到 自
己，终于轮到了我 ，却又不敢
上前 ，囊 中 羞涩啊 ！妻险些儿
憋出 了 泪 ，我破例与她挤进雨

伞，抱着满腹的遗憾唏嘘而归 。
过渡罢 ！我说 ，过渡到全人类
都住上了大房 ，我也就快了 。

有时候 ，一个人看着天花
板，也想 ，想什么？想房 。一
晃三十好几 ，熬到了招聘跳槽
都嫌弃的年轮 ，我还在 “过渡”。
我究竟怎么了 ？有妻子没儿子 ，
有孩子没房子 ，有房子没票子 ，
三十 岁 不 愧 为 人 生 的 “颠峰
期”。我们哪一件事情不是在
苦苦过渡呢？反过来一想也罢
罢罢 ！就说这住房吧 ，大也有
大的单调 ，小也有小的热闹 。
住楼房高 高在上 ，人人 自 卫 ，
封了 阳台还不行 ，又是防盗门 ，
又是“猫眼”。弄得牢笼似的 ，
门当 户 对老死不相往来 ，男人
女人 皆玩深沉 ，何苦？“琼楼
玉宇高处不胜寒”！有朝一 日
我若住了如此几室 几厅 ，恐怕
要别扭得发慌的 。而我过渡房
无此寂聊 。大家如部落族人 ，
没有冗员官腔 ，没有尊卑樊篱 ，
家有家规 ，栋有栋长 ，窗台少
不了花盆 ，门 口 存不住垃圾 ，
嬉闹笑骂 皆真人 ，一家炒菜满
栋人闻香 ，栋友情同手足 ，芳
邻终生难忘 。天南海北一个杂
胡同 ，三 日 不打照面就觉得少
了个谁 。倘若一户有人病倒 ，
全栋人关心 ，你来我往相帮 。
住过渡房没有飞短流长 。上一

天班回来 ，懒得串远门爬高楼
送厚礼 ，栋外路 口 蹲了 ，男侃
女织孩儿戏 ，或见风筝挂上树 ，
或闻棋摊楚汉争 ，我则无暇介
入，轰了妻女 ，守一桌一椅 ，
作书虫笔 鬼 自 娱 。人就这么怪 ，
一但切入兴致 ，即使你身居斗
室，眼前也有阔天广地 ，我对
此深有感触 。一 日 遇文友登 门
造访 ，揶揄道象 尔等 “猫儿洞
主”，守方寸之地 ，如何写得
锦绣文章 ？我答 曰 ：山 不在高
有仙则名 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，
身居陋室 ，胸无积虑 ，家无 阴
阳账 ，不怕鬼敲门 ，人不在环
境造化 ，住过渡房一样能成就
功名 ！

友人被逗乐了 。说等着瞧
罢！下一次调房轮到了你 ，看
你小子搬不 ？

一份检 查
秦安

近日 ，在 某 机 关 大院 的 小 路上拣 到 一 牛 皮 纸 信封 。打 开
一看 ，原 是 一份检 查 ，读 后 甚 觉 有味儿 。今全文 照 抄如 下 ，
供诸位读者 “奇 文 共欣 赏”。

敬爱 的 王 经理 ：您好 ！
三次 到 贵 府 ，七 次 打 电 话 都 没 有 看 到 您 高 大 熟 悉 的 身

影，听 到 您 浑 厚低 沉 的 声 音 。您 的 工 作 太 忙 了 。连 我 给 您
承认 错 误 的 机 会 都 没 有 。尽
管我 是 一 个 犯 了 错 误 的 人 ，
似乎 没 有 资 格 要 求 您 保 重 身
体，但 我 还 是要 说 ：王 经 理 ，
身体 可 是 革 命 的 本 钱 啊 。为
了更 好 地 革 命 ，为 了 公 司 的
兴旺 发 达 ，为 了 我 们 有 好 日
子过 ，您 一 定 要 多 多 保 重 。万 一 您 累 倒 了 ，我 们 可 咋 向 组
织交 代 ，咋 向 嫂 子 交 代 呀 ？从 爱 护 部 下 出 发 ，您 也 得 悠 着
点儿 。

一想 到 前 天 晚上 的 事 ，我就后 悔得要 死 。您 在 百 忙之 中
来到 “麻 场 ”与 大 伙 交 流 感 情 。本 该 让 您 多 “炸 ”几 庄 ，
可在 最 后 一 圈 中 ，我 手 中 捏 着 一 张 孤 二 饼 却 不 知 您 在 调 二

饼。更 不 应 该 的 是 ，在 “黄 庄 ”后 还
洋洋 得 意 地 问 左 右 ：谁 要 二 饼 ？想 想
当时 我 那 副 小 人得 志 的 嘴脸 和 说 的 话 ，
我真 想 给 自 己 两 个 嘴 巴 子 。还 得 佩 服
您的 涵 养 深 厚 、没 说 什 么 、冷 静 地 离
开了 牌 场 。

回

到家 中 ，
我翻 来
复去 的 睡 不 着 。想 起 平 时 您 对
我的 关 心 和 帮 助 ，我 更 感 到 自
己不 是 东 西 ，辜 负 了 您 的 殷 殷
希望 ……

总之 ，千 言 万 语难 言 我 的 后 悔 。如果真 的 有 卖 后 悔 药 的 ，
我一 定 自 费 吃个饱 。

最后 ，再 一 次 恳 请 您 原 谅 ！
敬礼 ！

您忠实的部下：XX敬上
一九九三年三 月 十六 日

5 05，我的 第 二 个 母 亲
房军

母亲 只 有 我 一个 宝 贝 儿
子，从小娇生惯养 ，由 于经常
吃饭没规律 、偏食 ，患下了严
重的肠 胃 病 。我人本来长得瘦
小，感情又脆弱 ，又没有 男子
汉的气质 ，所 以 ，周 围人都叫

我“假女子”。
有这个不雅观的绰号就足

够我生气了 ，再加 上严重 的 胃
病，把我折腾得确实够呛 。说
起这该死的 胃 病 ，已有七八年
的历 史 了 。为了 治病 ，几年来 ，

到处奔走相
告求 医 问
药，钱象流
水一 样 去
了，到头来
病未治钱却
空。在家里
母亲骂我不
注意身体 ，
什么不按时
吃饭 ，得病
活该 ，自 做
自受 。老婆
嫌弃我 ，挣
不来钱还大

把大把扔钱 ，养不起
老婆孩子不如碰死 ，
何苦受这份罪 。再说
胃病发作时 ，吃不下
饭，满头流汗 ，疼得
我直哆嗦 ，干啥都没

心思 。我一个人常常想 ，我活
得为什么这样 累 。为什么不得
个立即结束生命的紧病 。我痛
恨自 己 无能 ，更痛恨街上卖狗
皮膏药的骗子 ，对大 医院我也
一样仇视 。因为到了 大医 院 ，
首先是门诊检查 ，下来是抽血
化验 ，尿液化验 ，大便化验 。
再下 来 是 X光 透 视 ，再 去 做
“CT”。最后拿到诊断书时 ，
上面 却 是 书 法 家 的 杰 作——

“ 上感”。我气愤地问 ，我是
来看 胃 病 ，怎么又成了 上感 ？
一个护士毫不隐瞒地说 ：你拿
几条 “555”牌香烟来那不就
改成 胃 病了 。我只好蹒跚地回
到家里 ，让痛苦煎熬着……

终有一 日 ，在咸阳 工作 的
老同学回来与我闲聊 ，从他那
我得 知 “神功505元气袋”的
神奇所在 。我就象一叶扁舟在

苦难 的海 洋 里 ，看到了 希望 的
彼岸 ，立即对治病充满了信心 。
翌日 ，我独 自 去了咸阳 ，在乐
育北路的咸阳保健品厂一次就
买了 五个神功袋 。回 到家 里取
出一个 系上 ，把其余四个存放
着。一个月 以后 ，果然奇迹 出
现了 ，我的饭量明 显增多 ，疼
痛的毛病一次也没发生 。

从此 ，母亲妻子都高兴得
合不上嘴 ，特别是我的精神面
貌有了很大 的改观 。我对生活

更加充满希望 。
我真诚地感谢你，“505”

——我的第二个母亲 。
国营西北第一印染厂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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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 ：
《 文 苑 》版 自 今 日 起恢 复 《厂 报作 品 选登 》

专栏 ，诚 望 各 企 事 业 单位将 本单位报纸 刊 登 的
优秀 文 学 作 品 推 荐 到 本报 副 刊 部 。

傍晚 ，一辆小轿车悄悄驶进公司 的大 门 ，
在路旁停下 。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美丽而文静 的
姑娘 ，引 起了正在路上散步 的职工们的注意 。

门卫跑过来 ：　“哪儿来的车？”
“市委的 。送一个来报到的学生。”司机说 。

“ 噢 ，市委车 ，我把经理叫 来。”
“ 不用 了。”话没说完 ，车 已转过头 。

姑娘直起腰 ，向车摇了摇手 ，
司机又伸 出 头冲着 门卫喊 ：　“请您
帮助照顾一下。”才离去 。

门卫陪着笑脸 ，一边帮姑娘提
行李 ，一边连声说道 ：　“先在这里
歇歇 ，我给你找人。”说着走进门
房，熟练地拿起 电话 。

不大工夫 ，经理摇晃着丰腴的
身躯前来迎接 ，眉 里眼里都是笑 ，
连黑黑的牙齿都像爱看热闹 的孩子
一样 ，从厚厚 的发青发紫发红发黑
的嘴唇里攀 出 来 、露 出来 ，在乐在
笑。

“ 我叫林岚 ，大学刚毕业 ，分到咱们公司 ，
今天来报到。”

“ 欢迎欢迎 ，知道这样 ，公司一定派车去
接啦 ！难得呀难得 。林书记也真是 ，不早通通
风、说一说。”

第一天上班 ，林岚被经理领到经理处 ，让
当副主任 。

“ 我是学机械的 ，刚来业务不熟 ，没经验 ，
再说专业不对 口 ，难于胜任。”林岚说着 实话 。

经理微笑着拍拍她的肩 说 ：　“是人才就要
重视嘛 。不会学嘛 ，慢慢来 ，慢慢来。”

秘书股杨股长夫人 ，连着给她打了几次 电
话，让她去家里做客 ；生活处处长的儿子跑来 ，
约她去跳舞……

她很是纳 闷 ，尽管很劳 累 ，但几夜难合眼 。
一个礼拜终于过去了 。
这天 ，经理一上班就来找林岚 。

“ 小林呀 ，来了也不 回家去看看？我今天
去市里开会 ，伯伯用车送你。顺便一块到市委
拜访你爸爸 。对了 ，听说最近下来一批计划 内
的钢材 ，还得托你爸爸计划点。”经理语调高
昂，如黄钟大 吕 。

“ 我爸爸……他早 已去世。”声音低低如
细细涓流 。

“……那市委林书记是你的亲戚？”
“ 什么林书记 ，我不知道呀！”

“ 咦 ？送你来时 ，不就是林书记的车么？”
“ 嗯……是这样 ：我下了火车没赶上汽车 ，

天又快黑下来 ，一个人在路 口 很是焦
急和害怕 ，正在张望时 ，一辆小轿车
停在身旁 ，有个老头探出 身问了 问我 ，
说是顺路过公司 ，就把我捎来了……”

细细涓流不流了 ，黄钟大 吕 也哑
了。

当经理的不相信 ，又去推人劳处
的门 。

没几天 ，林岚被下到车间 。
生活处长的儿子骑着轻骑 ，从她

身边过来过去没瞧一眼 。杨股长的夫
人是瞧了 ，只是眼睛呆呆的有点 白 ；
神情木木 的有点 曲 。等林岚走过后便

对路人说：“看见了么？那是个女骗子 ，曾 冒
充过市委林书记的女儿……”

公司上下 ，人人都传开了有个 冒 充市委林
书记女儿的姑娘 ，闹腾了许久 ，公安处还派人
查了查 。

这事过去了就过去了 。可谁知没半年 ，随
着林岚在外地工作的舅 舅调进市委 ，又有 了新
的变化 ，她的身旁又 出现了股长夫人陪笑的脸 ，
处长 儿 子 多 情 的 眼
睛，而经理大人一个
电话就又把她调到经
理办公室主任的位 置

是喜？是忧？林
岚哭笑不得 ，更是说
不出 。
选自 《陕棉九厂 报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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